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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报

本报 12 月 16 日讯(通

讯员 史振平 记者 秦

国玲)15 日，记者从青州市
教育局获悉，为进一步做好
校园安保工作，青州市成立

了校园安保大队，隶属于青

州市公安局、青州市教育局

双重管理，确保校园安全稳

定。

15 日下午，在校园安保

大队，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

在校园安全监控中心调度

每个学校校园监控录像。正

值幼儿园、小学放学期间，

工作人员不停的切换各个

学校的安全网进行调度，发

现学校门口有可疑人员，立

即通知安保大队各中队。

青州市校园安保大队指

导员张军华介绍，青州市共

有 276 所中小学，共配备了

1178 名专职保安员。为加强

专职保安队伍管理，成立了

校园安全保卫大队，编制 10

人，隶属于青州市公安局、青

州市教育局双重管理。

青州首现校园安保大队

本报 12 月 16 日讯(记

者 张浩 通讯员 张志

伟)16 日，记者获悉，由潍坊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牵

头，全市 38 家内燃机生产
企业联合成立了潍坊市内

燃机质量协会，潍坊市内燃

机行业从此有了“管家婆”。

潍坊市质检所农机室
主任兼内燃机质量协会秘

书长张军介绍说，由于近年

来生产的盲目扩张，使得低

质量、低成本、低档次的内

燃机充斥市场。

如果任其发展，内燃机

市场将逐步萎缩，潍坊生产
的内燃机会逐渐失去优势，

退出竞争市场。为此潍坊市
产品质量监督所牵头，组织

成立内燃机质量协会，全市
40 多家内燃机企业和 150

多家相关的配套企业参与

进来。

内燃机质量协会成立

后要求会员单位，杜绝使用

不符合标准的、质量低劣的

原材料及零部件来生产和
销售质量低劣的产品。

内燃机行业有了“管家婆”

如果，能早拿到那
30 万元，或许，妻子能
多维持一段时间的生

命。半年的时间里，张志

文像失了魂一样，无所

适从。从 2008 年 7 月开

始，到 2010 年 3 月，在

长达 21 个月的时间里，

他都在为妻子曹沛香的

工伤而奔波。

如今，工伤赔偿拿
到手中，打了 5 折。妻子

却未能维续生命，离开

了正在上初三的儿子和

他。在他和代理律师李
金元的心里，工伤索赔，

带来的却不是慰藉，而
是煎熬。

面对现实 选择逃避

钱拿到了，但没能挽救曹沛香的

生命。还差 3 天满 31 个月，曹沛香从

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直坚持到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不幸离开人世。

拿到 30 万的“半价赔偿”，曹沛香
用上了好药，有了正规的护理。一切，

似乎已经走上了正规。张志文正在想
着，等妻子的情况好转了，就带着儿子

到高密市里去转转，买几件好衣服，鼓

励他好好学习。一些朋友来向他推销
保健品，他也买了。反正，只要对妻子

有用的，他就舍得花钱。这些钱，本来

就是妻子应得的。

可是，他最终没能挽救回妻子的

生命。或许，是两年来的起起伏伏，突

然一切都结束了，让他无法接受。张志

文安排儿子换了个学校，准备重修初

三。他总跟朋友们说，要出门。去济南、

青岛，去潍坊、东营，就是不愿，待在家

中。

妻子去世，一切都像“白费”了，煎

熬了两年讨回的钱，还有什么用？相
处两年，张志文的律师李金元，明白

他的心思。张志文不愿意再回忆那

一段变得“无用”的过去。不过，李金

元还是要劝他，为了孩子，要赶紧适
应，赶紧继续工作。

而李金元自己，却不愿继续替

人打工伤官司了。他摸了摸当年为

谈判而变得沙哑刺痛的嗓子，拍了

拍几乎每月都能出现在高密街头的

那辆旧捷达，叹了口气。面对那些不

愿意痛痛快快承担责任的企业，李

金元总能想到，那些受伤工人痛苦

的维权路，这让他自己，也承受着巨

大的煎熬。

不愿提交的工伤申请

张志文不太愿意回家，一回到

家中，思绪就会回到 2 年前。

2008 年 4 月 20 日晚上 8 点多

钟，听闻妻子曹沛香从车上摔下的

消息，张志文匆匆赶到高密市人民

医院。

病床上的曹沛香，还在不停地

抽搐，对于张志文的呼唤，并没有太

大反应。草草签了手术协议，曹沛香
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张志文已经记

不清那次手术的时间有多长了。他

只记得，被雨淋透的自己，坐在手术
室外椅子上，脑子持续空白了很长

很长时间。

同事说，曹沛香站在三轮车后

斗上，不知怎么回事，就掉了下来。

张志文并没有在意，妻子是怎

么摔倒的，而是在意，妻子是否能够

醒过来。等了两个多月，病床上的曹

沛香虽然醒了，却全身无法动弹。医
生让他接受事实，他的妻子已经是

植物人，可能终身生活不能自理。

“我该怎么办？”张志文想到的

是，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和年迈多病

的母亲。曹沛香需要有人寸步不离

地照顾，自己还怎么出去赚钱？以前
夫妻两人在青岛卖菜赚来的积蓄，

能维持几个月的开销？亲友们都是

老实的乡里人，根本拿不出多少钱，

更无法帮他出主意。这时，他想到了

同学李金元，听说李金元已经是一
名律师了，说不定会有办法。

“申请工伤吧，要不哪里有钱给
沛香治病？”李金元心里有些打鼓。

其实打心眼里，他不想申请工伤认

定。虽然以前对这种案件接触得不

多，但律师界传有“一人工伤全家皆

伤”的话。曹沛香没有入保险，如果

企业不愿意掏钱，这工伤认定就是

一种煎熬。但看到同学苍白无力的

面容，李金元咬了咬牙，跟张志文

说，没问题，单位必须担这个责任。

“站不稳”的认定结果

李金元的身边现在还有那第一

份工伤认定书，看着这份认定书，他

突然觉得能切身体会到张志文当年

即将崩溃的精神状态。一次又一次

地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几次大

起大落，谁的神经能不“破损”？

2008 年 7 月 3 日，张志文填写

了一份工伤认定申请书，交给了高
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由于李金

元的帮助，一切证据都准备得十分

充分，1 个多月后，工伤认定书顺利

地交到了他的手中。

“我们是不是能拿到赔偿了？”

张志文欣喜若狂。等待的一个多月

里，曹沛香丝毫没有好转，张志文也

放弃了工作。他把妻子从医院接出

来，基本停止了药物治疗。要不是李

金元给他算了笔账，工伤赔偿能得

到近 60 万元钱，他根本不敢出门向
亲友借钱。因为他还不了。

“可能快了吧。”李金元担心。但

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曹沛

香的工作单位得知认定结果后，随

即提出了行政复议。就这样，又等了

2 个多月。行政复议结果还是工伤。

李金元着急，好不容易拿到了

证据，认定出了工伤，可下面的路更
难熬。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切都得

按照程序来办。如他所想，11 月 25

日，曹沛香的单位将高密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告上了法院，要求撤销

工伤认定书。

“工伤认定到底有什么用？”那

个时候的李金元也经常喃喃自语，

自己奔波了大半年，书面认定出了

两份了，可结果仍然可以被推翻。

他跑到曹沛香的单位，想问问

对方是怎么想的，一个工人的家庭

已经如此窘迫，还要打什么官司？为

什么不积极地出面解决此事？可对

方一句话，就把他一腔的怒火硬生

生地按在心里。“我们有权利用法律

维护自身权益。”

法律是公平的，对谁都一样。同

一时间里，无论是窘迫的弱者，还是

富裕的强者。工伤认定索赔，这一法

律程序，就这样被利用，公平地让一
方受着煎熬。

被迫放弃的满额索赔

又要过春节了。张志文记得，就

在 2009 年的春节过后，法院给了

他，一个“公道的说法”。

判决书驳回曹沛香单位起诉。

张志文高兴不起来，他问过李金元，

法院判决后，是不是一切都有结果
了？李金元根本没有回答，就是一个
劲地摇头。

2009 年的春节，妻子却连一个
饺子都吃不了了。张志文有些丧气

了，距离妻子出事快一年了，哪里是

个头啊？李金元又去找曹沛香的单

位。拿着法院的判决书，他应该十分

硬气才是，可这时候他却在考虑是

不是和颜悦色一点。如果一不小心
惹怒了对方，继续耗下去，张志文一

家的苦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这样又想硬气又得低声下气地

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看看再说吧。

看看再说，就是继续上诉。曹沛香的

单位要求潍坊中院撤销高密法院的

判决，这一纸上诉状，又让张志文等

了 2 个多月。

判决书都下来了，还是没有钱，

看来张志文是还不上钱了。就在上

诉期内，一些曾经资助过张志文的

朋友已经坚持不住，开始打起了退

堂鼓，不再接济他们一家，有的甚至

开始上门要钱。

一年多没有工作的张志文，一
分钱都恨不得掰开两半花，哪里还

有能力还钱？孩子一个学期快结束

了，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

“咱别打了吧，跟他们说说，多

少给一点就行。”张志文开始考虑，

先拿到钱把债还上，以后的事情再

说。可当李金元问，那孩子以后怎么

办？他低下头，无话可说。

2009 年 5 月初，潍坊中院维持

原判。“咱不打官司了吧？”张志文又

一次提出，他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还

是老样子，债主不时上门要钱。而官
司却是接连不断，“一点作用都不

起”。

李金元这次没有反驳他，工伤

赔偿的事已经板上钉钉，曹沛香单

位只得松口，现在就是赔偿数额的

问题了。如果再为全额赔偿继续打

官司，可能还需要两年。没有良好的

治疗条件，曹沛香的情况越来越不

好，不如多留一点在一起的时间给
他们一家人。

令人崩溃的讨价还价

李金元觉得，从 2009 年 5 月份

开始到 2010 年 4 月份，他就像一直

在菜市场转悠，不停地在为一件商

品讨价还价。

拿着终审判决书，李金元几乎

没有停留，就赶到曹沛香的单位，想
探一探对方的口气。几次追问后，才

套回一个答案：让曹沛香享受职工
待遇，直到退休或死亡。

“行！行！”张志文一看有待遇

了，说明以后每个月有了固定收入。

这样，或许可以雇个临时工在他出

门的时候照看一下曹沛香，上初三

的儿子可以安安心心地准备中考

了。但李金元没有同意。

张志文有点不愿意这位老同学

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要有结果
了，为什么还不同意？

“一个企业，今天说有，明天就
不存在了，到时候怎么办？”李金元

有自己的打算，曹沛香的身体状况

并不乐观，单位每个月固定给的钱
不一定能够开销。而一年来的折腾，

张志文一家几乎一贫如洗。再往不

好处想一点，如果曹沛香不幸去世

了，这一家人以后可怎么办？

充耳不闻张志文的埋怨，李金

元坚决地否定了对方提出的条件，

要求一定要一次性赔偿。

李金元在谈判中期，将 60 万元

赔款降到了口中所说的“ 30 多万

元”，对方似乎有要同意的样子。可

张志文在这时突然不同意了，一口

咬定要 120 万元。

张志文发了疯似的坚持要这笔

钱，似乎把一年多来憋在心中的苦

闷全部倾泻到了“狮子大张口”上。

李金元吓坏了，并不是因为精神崩

溃的张志文。而是害怕张志文的坚

持，会导致谈判泡汤，索赔之路再添

上几个官司和漫长的等待。

照李金元的话说，他是“硬生

生地压住了张志文”，才谈妥了
30 万元赔偿数额的。 2010 年 4 月

份，这笔钱终于进入了张家的银行

账户里。

捐款 20 元能拿爱心台历
本报 12 月 16 日讯(记

者 周锦江)16 日，记者获

悉，市红十字会与市邮政局
联合开展“博爱齐鲁、共建

和谐”公益(有奖)明信片义
购认捐活动，捐助 20 元，赠

一套贺年卡台历。

本次发行的公益(有奖)

明信片，经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批准，由山东省邮政公司

设计、承制，山东省邮政公

司、红十字会共同发行，是

山东省设计制作的第一批

该题材公益明信片。发行时

间截止 2011 年 2 月 10 日。

由各类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进行定制，最
低 1000 套。同时捐助 15 元，

即颁赠一套(5 枚)贺年卡明

信片；捐助 20 元，即颁赠一

套(6 枚)贺年卡台历，多捐
多赠。

工工伤伤之之殇殇
—— 一个家庭，21 个月的索赔之痛
文/本报记者 张焜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